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袁也称重五遥是中华民族最
古老的节日之一遥 记得小时候袁母亲常说野四时八
节冶袁端午节便是这野八节冶之一遥 过去家乡的端午
习俗可谓既温馨又忙碌袁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挂艾
草菖蒲尧做香袋尧饮雄黄酒袁当然袁印象最深的还是
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粽子的清香遥
端午节的前一天袁我常会围坐在圆桌旁袁母亲

总是很麻利地拿一片毛笋壳一折袁 然后抓一把湿
湿的糯米袁再塞上一颗大红枣作馅遥 我们家贫穷袁
做得最多的是番薯干粽遥粽子做好后袁母亲就把粽
子放在土灶的大锅里袁煮熟遥 头天晚上烧熟袁灶里
仍堆火袁直到次日早晨遥此时袁掀开锅盖袁满屋子都
是粽子的清香遥 那时袁 我们这些孩子总会围在锅
边袁翘首以待遥

吃完了粽子袁 母亲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艾草菖
蒲悬挂在门楣和窗棂上袁 然后将调好的雄黄酒喷
洒在房中四处袁剩下的雄黄酒袁便在孩子的额上勾
一个大大的野王冶字袁保佑孩子平安无事遥

那天袁 父亲也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端午的故
事遥父亲说袁菖蒲是剑袁能驱魔祛鬼袁艾草和雄黄酒
是药袁能辟邪杀毒遥这些在叶本草纲目曳上都有所记
载遥

编织的香袋袁多挂在小孩儿的脖子上遥袋里一
般装着樟脑丸尧薄荷尧冰片等袁香气浓郁尧清醇袁既
可装饰袁也能避除污秽遥

时光荏苒袁我这一生也过了无数的端午袁许多
亲人都已经在时光中消逝了身影遥 但每每到了端
午袁那些粽子的清香就会从记忆深处飘出来遥

儿时的端午
荫薛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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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黑袁 朋友处的园林在景观灯的映衬下呈
现出另一番美丽袁我和几位同学坐在湖边闲聊袁放
飞尧轻松一下被白日的喧嚣搅拌坏的心情遥 这时袁
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来电告诉我袁你表妹想见你遥
现在的朋友之间说到野表妹冶往往有揶揄之意遥 然
而袁这位朋友接着很正式地告诉我袁你表妹从美国
回来袁想见你遥噢浴美国过来的表妹袁那当然就是很
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亲表妹了遥

表妹是个十分聪慧的女孩袁16岁高中毕业考
进厦门大学并读完研究生遥 1989年随丈夫也是师
兄去了美国袁并进入一所大学工作至今遥去美25年
了袁期间我们只照面过一两次遥以前我听说她在美
国先后生养了三个孩子袁两男一女袁先生是个科学
家袁待她很好袁一家其乐融融遥 当我的思绪还沉浸
在回忆中时袁车到了袁在灯光的照耀下记忆中美丽
而率真的表妹已不再年轻遥 我赶紧迎上去同她握
手袁表妹说我们拥抱一下吧浴 我们相拥袁一股亲情
的暖流温暖地流淌过我的周身遥 她牵着我的手走
过刚刚被雨水淋湿过的鹅卵石铺就的林荫小道袁
那感觉就如孩提时在南门郊外表兄妹一起在玩
耍遥

我们并排坐着品茶袁我仔细端详着她袁衣着简
约而朴素袁 头发就简单地扎着袁 已平添了许多白
发袁方形的脸型像爸爸袁眉宇间的神情像妈妈袁但
此时的我更觉得她越来越像外婆了遥小时候袁我们
表兄妹许多周末的时光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遥 外
婆家在避司弄袁 是外公祖上传下来的木结构四合
院遥 我出生在外婆家袁小时候就是外婆带的袁外婆
曾长期生活在上海袁有着浓浓的上海腔调袁说话总
是轻声细语一脸慈祥遥我和表妹开玩笑说袁当你还
很小的时候袁 外婆几次问我长大后你娶表妹做老
婆好吗钥 旧时袁家乡有表兄妹结亲的风俗袁意味着
亲上加亲遥当然袁那时我们的外婆是和我们闹着玩
说的遥
外婆一生一共生了四个女儿袁 表妹的母亲是

我母亲的大妹妹袁 我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小
妹妹袁所以袁我叫表妹的母亲为中阿姨遥 我小时候
经常在表妹家玩袁 和我同岁小月份的表弟是我小
时候最好的玩伴遥中阿姨和姨丈对我都非常好袁那
时他们一家住在东门龚家石板道地的四合院内袁
我和表弟好几次钻到床底下偷吃红枣尧 麦乳精等
食品袁 在那食品匮乏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到红枣和
麦乳精是何等的美味遥在朋友庭院的夜景中袁我和
表妹照了许多张合影袁 我们共同回忆着儿时的辰
光遥

表妹翻开手机里储存的照片给我看袁 首先是
一张全家福袁表妹夫妇加三个孩子遥只见三个小孩
个个精神看上去非常健康和阳光袁 但气质明显和
国内小孩有区别袁 先生站在照片的最右边显得温
文尔雅遥表妹还告诉我她大儿子22岁了袁平时喜欢
玩弄枪械袁想去当兵遥美国大兵钥我潜意识里被吓

着了遥 表妹一张张翻着照片袁一张张地介绍袁神情
间流露出一位母亲的幸福遥

表妹小我两岁属蛇袁今年50岁袁她在美国一所
大学任实验室主管袁 从事科学前沿基因序列测试
工作袁繁忙的工作加上三个孩子需要照顾袁她无暇
顾及对自己衣着尧容颜的修饰袁表妹还说着一口极
地道的家乡话遥 我同学说如果走在大街上她就是
一位平凡再平凡不过的中年妇女袁 一点也看不出
我表妹身上有什么洋味道遥

表妹明天就要回美国那个她生活了25年的家
了袁 虽然她在这生她养她的自己的家乡仅仅生活
了16年袁 但在异国他乡令她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
她自己永远是那么挚爱的家乡遥那里有梦中的山袁
梦中的河袁梦中的树袁梦中的家袁还有许许多多亲
人尧同学尧朋友噎噎我说袁老了你能回来住吗钥她没
有回答袁只是把凳子拉一拉更靠近我一些袁轻轻地
倚靠在我肩上遥 表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中阿姨和
姨丈可惜已不在了袁 在家乡表妹只有一个亲哥哥
和我们几个表兄妹维系着亲情遥 我知道亲情的相
聚在下半生的岁月中也是屈指可数的遥 现在表妹
一家过得很幸福袁但此时的我却有点杞人忧天了袁
表妹远离家乡这么多年孤独吗钥说起来很奇怪袁我
和还有几个表兄妹生活在同个小城却很少往来袁
但不知为何和万里之外的表妹相聚却拨动起我心
底深处亲情的那根心弦袁 这心弦委婉地呤唱着人
类共同的永不迷失的基因要要要亲情遥
第二日袁阳光明媚袁天色格外的眷人遥 我又带

表妹去著名的大佳何江南民俗博物馆参观袁 馆主
何晓道老师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遥 只见江南民俗博
物馆外墙上镶嵌着许许多多老石窗袁 爬满了青青
的草藤袁一汪池水碧绿袁一座老房子安静地在那里
矗立着噎噎何老师带我们参观他收藏的数以万计
的老物件袁我表妹惊叹不已袁说有机会一定要带她
的先生和小孩到这里来参观袁熏陶中华传统文化袁
让小孩接住父母的根遥参观完袁何老师还请我们到
海边品尝海鲜袁一上午就这么愉快地度过了遥

回来的路上袁表妹突然对我说袁阿哥袁我在观
察你袁你好像比较急躁袁一把年纪了袁做事慢些袁平
时多做做深呼吸和练练太极拳袁 年纪大了自己和
亲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遥 表妹路上反复重复着这
个话题遥 是啊袁这些年世事沧桑袁我急躁的情绪弥
漫袁我是要静下心来袁静些袁慢些袁还有什么比自己
和亲人的健康更重要呢钥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袁表妹打电话给我袁告
诉我她已经到美国了遥到家后袁她找到了一张小时
候我们两家的合影袁发到了我姐姐的电脑上遥表妹
在电话里很唠叨说个没完袁不像个科学工作者袁而
是身边一位可爱的大妈袁家长里短袁喋喋不休遥 但
我知道这不是唠叨袁 这是对家乡对亲人那么深沉
的牵挂遥此刻已是美国深夜时间12时整了袁我默默
地祈祷尧祝福万里之外的表妹阖家幸福尧安康遥

美国来的表妹
荫缺庐

多年来袁 每当遇见某件事物的发展蓦然
出现意想不到的急转弯时袁 我总会想起曾经
听到过的几个小故事遥 这几个故事互不相
干袁 而我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遥

十多年前的一个看似平常得像平常一样
的黄昏袁 我让一辆有 野黄的冶 昵称的出租车
在狭路相逢时终于撞飞了遥 不幸中大幸袁 只
折了几根脚上的楔骨和颈下的锁骨遥 住院疗
伤的日子里袁 医生跟我讲起了一个乡下老头
遭遇车祸的故事遥

说是那年临近春节时袁 医院送来一个双
腿骨折的乡下老头遥 从老头痛苦的呻吟中袁
隐约夹杂着这样几句话院 运道尴尬袁 碰着妖
怪袁 要撞索性把我撞撞死好了袁 趁早摸亮还
好土葬袁 省得转日送火葬场去遥 他子女说袁
老头自从听说宁海即要全面实行遗体火葬的
消息后袁 惶惶不可终日袁 有事没事总要去村
外机耕路上散步解闷遥 那日老头就是在一种
恍恍惚惚的状态下撞上拖拉机的遥 到了除
夕袁 老头尚未痊愈袁 经子女恳切要求袁 医院
同意他们先接他回家过年袁 之后再送回医院
继续住院治疗遥 鬼使神差袁 在老头他们回家
的路上又发生了车祸遥 这起一死多伤的事
故袁 把老头直接送上西天袁 让他如愿赶上了
享受土葬的末班车遥

后来我曾向别人复述过这个故事遥 人们
听了袁 无非感叹一番生命的无常和命途的多
舛也就罢了袁 惟独同事光彬听后袁 触发了他
记忆久远的一个开关袁 随即向我回赠了他当
年在杭州空军某师部服役时听说的一个故
事遥

1989年的某个早晨袁 光彬所在师部下属
82团的一个江西籍或贵州籍的空军地勤兵袁

见那天阳光格外明媚袁 便决定将自己的棉被
拿出来晒晒遥 他的营房在四楼袁 门外长廊柱
与柱之间拉着一条可供晾晒衣被的8号铅丝遥
铅丝位置固定较高袁 而据说这个地勤兵个子
相对矮小袁 要把棉被甩到铅丝上袁 他得比别
人多费点劲遥 于是他会借几步助跑袁 以便顺
势把棉被甩得更高些遥 不想这次用力过猛袁
助跑后又创造性地外加了个叉步袁 况且甩出
刹那袁 迎面的阳光深刺了他的眼睛袁 令他瞬
间晕眩袁 结果发出去的力没收住袁 连人带被
一起甩入空中袁 生生地给战友们演绎了一幕
阿拉伯飞毯神话的真实版遥 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了遥 只见他坠落时紧抓棉被不放松袁 减弱
了下降速度袁 不知是有意无意袁 落地当儿他
还就势做了个滚地抢背遥 奇迹发生了袁 他竟
毫发无损遥 首长闻讯袁 立马赶到现场袁 上下
打量了他好半天袁 才拍着他的肩胛打趣说袁
小鬼袁 你这个地勤兵可以去当空降兵了袁 不
过你那叫棉被空降兵呵遥 我看今天你受了挺
大惊吓袁 就不用去机场值勤了袁 批准你休假
一天袁 压压惊袁 还还魂遥 本来这桩有惊无险
的事袁 作为趣闻笑谈袁 也该结束了遥 谁知这
个棉被空降兵为了向首长表白某种豪迈情
怀袁 强烈要求坚守岗位袁 决不休假遥 谁知得
到首长当众表扬后袁 他精神高度兴奋袁 到机
场跳上刚启动的电动牵引拖车时袁 脚没站
稳袁 一时失重袁 后脑着地袁 当场毙命了遥

这两个故事合并在一起袁 会让我想起小
时候父亲给我讲过的一个与这两个故事结局
相反的故事遥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自北向南袁 大上海
谣言四起袁 人心惶惶遥 这也使得沪甬往返的
客轮一票难求遥 1948年12月3日下午临近四

点袁 上海十六铺码头旅客如蚁遥 此刻袁 江亚
轮已拉响了催客登船的最后一声汽笛遥 争先
恐后的人群里袁 有一个宁波商人背着一台硕
大电子管收音机急匆匆往检票口挤袁 慌乱中
恰与送客的一个上海脚夫结结实实地撞了个
满怀袁 收音机应声落地袁 粉身碎骨遥 这非同
小可袁 当时管收音机叫无线电袁 十分稀罕袁
社会拥有量和家庭普及率远不如现在的奔驰
和宝马们遥 两人先是愣了好一会儿袁 然后开
始吵闹起来遥 一个拉一个不放袁 嚷着要他赔
偿袁 一个拼命挣脱袁 说他是耍赖遥 由于摔坏
东西实在太昂贵袁 围观人也不敢随便发表主
观意见袁 只是劝说他们到警察局去讲案遥 四
点整袁 额定载客量2250人而实际载客有4000
多人的江亚轮准时启航离港袁 驶往宁波遥 是
夜袁 当他们仍在警察局争执不休时袁 突然传
来消息袁 说江亚轮至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
港海面水道时发生意外爆炸后袁 随后沉没遥
这时袁 他们震惊了袁 半晌袁 宁波商人握住上
海脚夫的手袁 眼泪汪汪地说袁 啊呀袁 这遭我
晓得了袁 侬肯定是菩萨派来救我性命的恩人
哪遥 兄弟啊袁 阿拉一道吃老酒去遥 后传说他
们换了帖子袁 拜了兄弟袁 一直保持交往遥 据
统计袁 江亚轮罹难者多达3000多人袁 死亡人
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遥

当年我父亲十余岁袁 他曾跟他哥哥们跑
到离家不远的宁波外滩去看过死难家属认领
尸体的悲惨场面遥 我想袁 那个宁波商人如不
以那种特殊的方式跟上海脚夫不期而遇的
话袁 极有可能与其他尸体一样躺在那里等着
亲人来认领了遥

听别人讲那过去的事
荫黄珂

端午诗人节前夕袁 跃龙诗社组织近40
位诗友赴野浙东文学师表冶阆风先生舒岳祥
故里要要要西店岭口村采风袁收获颇多遥现撷
取部分诗友作品袁以飨读者遥

浣溪沙窑夏访阆风里渊戴霖军冤
节近端阳情更痴袁阆风桥畔仰先师袁先

师无语我无诗遥
蹑足篆畦滋细雨袁凝眸台岳醉云霓袁梅

溪千古韵依依遥

诗人节访阆风渊汪超英冤
涧水阆风去复来袁篆畦花满费徘徊遥
缑乡今日多骚客袁可请先生回讲台钥

阆风里(张晓邦)
一入阆风不敢诗袁篆畦园里倍相思遥
香岩山麓无穷碧袁瓦爿滩头良有师遥
月旦吟怀曾大振袁缤纷著述觉燃眉遥
阆风桥上徘徊去袁雨后新篁如锥时浴

浣溪沙窑次韵帽峰先生夏访阆风里渊李晖冤
溪柳垂垂夏雨时袁香山访旧意痴痴袁近

乡愈怯反无诗遥
梅涧潺潺山色黛袁篆畦隐隐白云迟袁阆

风故里韵依依遥

阆风里感怀渊胡积飞冤
无诗莫入阆风里袁一到阆风便有诗遥
正是燕歌莺舞日袁况逢红瘦绿肥时遥
峰萦水映虹桥醉袁人寿民淳古树知遥

长忆高贤归隐处袁碧云亭畔意迟迟遥

诗人节访阆风故里渊金胜军冤
驱车冒雨访良师袁放眼芳村景色宜遥
云护香岩应有梦袁风摇修竹岂无诗遥
寒梅曾伴篆畦秀袁溪柳犹依曲径迷遥
桥畔徘徊寻苦苦袁先生可怪我来迟钥

阆风先生故里行渊傅中兴冤
阆里溪桥古袁舒村景象新遥
樗花开满树袁涧水净无尘遥
雨色山如染袁岚光竹可亲遥
眼前亭阁好袁对此缅诗人遥

采桑子窑行吟阆风故里渊邬雪华冤
杞椤款款垂溪畔袁 芳满亭桥袁 绿满亭

桥袁时近端阳细雨飘遥
阆风故里先师谒袁 喜看今朝袁 更看明

朝袁秀美山村别样娇遥

岭口五月赞阆风渊叶雅琴冤
舒风和畅水淙淙袁台岳含情景自浓遥
文脉祥呈桃李俏袁无诗不赞是阆风遥

岭口采风渊叶忠茂冤
烟雨乡村画意浓袁先师故里觅吟踪遥
香山拱翠迎新秀袁曲水扶琴忆逝翁遥
亭阁掀开千载史袁虹桥展示百年雄遥
欣看岭口鹤祥地袁一代诗才出阆风遥

端阳阆风行渊华飞冤
端阳渐近谒舒翁袁细雨如酥柳叶青遥
伫立石桥思道义袁徜徉山径觅诗踪遥
云笺满满鲲鹏志袁椽笔沙沙黎庶情遥
遥望天台谁泰斗袁先师无愧谥文清遥

阆风颂渊王美蓉冤
欲觅阆风锦绣诗袁篆畦仿佛见良师遥
碧云亭下千秋影袁石拱桥头百尺姿遥
莫道流年风雨袭袁应怜历世雪冰欺遥
今朝不负临笺写袁岂怕先生笑我痴遥

阆风里渊徐巧琼冤
潇潇细雨涨青池袁漠漠阆桥觅旧诗遥
刘魄舒魂今若在袁清香万里正当时浴

阆风觅诗渊袁亚仙冤
阆里篆畦音袁晚生倾耳寻遥
梅溪求滴水袁端午作清吟遥

卜算子窑咏岭口渊华祖强冤
好义阆风人袁深谙先生赋遥 正气之风耀

古村袁处处文明驻遥
巷道四时清袁私企星罗布遥 林立新楼气

象新袁迈步康庄路遥

阆风吟渊魏章潮冤
一到阆风满是诗袁亭桥古树水涟漪遥
青山着意笼烟雨袁文化长廊缅大师遥

诗声走进阆风里

闲时翻阅叶元曲鉴赏辞典曳袁读到野海棠开过到
蔷薇袁春色无多味冶袁一霎间袁心中怅然若失遥 再抬
眼望窗外袁春日迟迟袁卉木萋萋遥香樟树绿影婆娑遥

薄暮黄昏袁飘起霏霏细雨遥坐公交车回乡郊的
家遥 透过朦胧的雨帘袁 车窗外掠过一团柔和的色
彩遥云蒸霞蔚袁美丽飘忽遥疾驰的汽车袁带着一闪而
过的绮丽印象袁驶向远方遥莫不是蔷薇花开了钥我
暗自思忖着遥

到家后袁径直走向院子一隅袁发现新栽不久的
蔷薇已抽出嫩蕻遥稍长的藤蔓攀向铁艺栅栏袁枝头
缀以累累花苞遥 迷你葫芦似的幼小蓓蕾袁青涩袁缄
默袁如同怀惴心事遥它的花期遥遥在望遥李时珍曰院
此草蔓柔靡袁依墙援而生袁故名墙蘼遥 其茎多棘刺
勒人袁牛喜食之袁故有山刺尧牛勒诸名遥其子成簇而
生袁如营星然袁故谓之营实遥

记不牢这些繁琐的名字遥 我只喜欢它通俗的
称呼野蔷薇冶遥清丽袁韵致袁美好遥透着一股欲说还休
的风情遥

难忘那惊鸿一瞥袁 美丽的浮光掠影遥 次日回
城袁特意提前几站下车遥果然是蔷薇遥真是性急的
花儿袁挣脱羁绊袁赶趟儿一般袁竞相绽放遥只见它藤
蔓柔媚袁花枝烂漫袁收不住似的漫漶无边遥 赫然一
幅色彩纷呈的水墨画袁唯美得几乎令人窒息遥花色
繁多袁错落有致遥 单瓣尧复瓣袁玫红尧粉红尧浅紫袁淡
白或白里透红遥 千朵万朵袁那般轻盈圆润袁如同小
洋伞袁轻旋轻收袁别有一番韵味遥俏丽的蔷薇袁虽满
墙翻飞袁仍不失仪态万方遥安静时袁娇怯柔美袁应了
那句野无力蔷薇卧晓枝冶的诗遥风起时袁又像是被谁
唤醒遥 蔷薇曼妙轻灵袁凌波微步袁宛如唐诗宋词里
款款走出来的绝色女子袁使人频频回首遥恰好花底
下袁迎面走来一群蔷薇气质的少女袁粉面桃腮遥 沿
着缤纷的花墙袁她们说说笑笑袁逶迤而去遥 几乎叫
人怀疑是在梦里遥

蔷薇野生林堑间遥小时候尤其多见遥暮春袁踩
着湿润的露水去河边洗衣袁常见一丛丛尧一簇簇的
蔷薇袁闲逸散漫地盛开在山涧溪畔遥 素白的花朵袁
格外清新淡雅遥它们或匍匐生长袁随遇而安遥或攀
援乔木袁从树巅纷披而下遥 时而花繁如瀑袁轻灵飘
逸遥潺潺溪边袁默默浣衣的我袁偶一抬头袁只见空山
无人袁水流花开遥 林间隐隐传来几声宛转的鸟鸣遥
清幽袁静谧遥 仿佛空气里流动着几分禅意遥

蔷薇使人怀旧袁使人想起青春遥 心无城府袁天
真烂漫的少年时光袁谁都有过吧钥 明眸皓齿袁乌发
如云袁没有华丽的衣衫袁也焕发光彩遥 青春是生命
中最豪奢绝艳的一道风景遥

如同一场锣鼓喧天的戏剧袁春天的花事袁纷纷
芸芸热闹了一阵子袁逐渐意兴阑珊袁即将徐徐拉下
帷幕遥余韵悠悠袁压轴戏由谁来演绎钥才不枉浓墨
重彩尧汪洋恣肆尧声势浩大的春景遥 想必只有蔷薇
了遥 曾经风靡一时袁甜美绵柔的歌声袁宛在耳畔轻
唱院野蔷薇蔷薇处处开袁 青春青春处处在噎噎冶蔷
薇袁天性热烈奔放袁激情饱满遥在那无人的山野袁喧
嚣的都市袁 只要有一席立锥之地袁 它就会蓬勃生
长袁散发无穷的魅力遥 仿佛悄悄积蓄了能量袁等待
着一年一度的爆发遥当春风倦怠袁芳菲将歇的四五
月间袁蔷薇开始轰轰烈烈地开花遥阳光下袁风雨中袁
它们无拘无束袁心无旁骛袁倾情绽放遥 如此旖旎迷
人袁隆重盛大袁仿佛席卷了所有的美好而来遥

蔷薇听得见夏天的足音遥时光仓促袁它孜孜怒
放袁活在当下遥珍惜每一寸春光遥王国维说过野最是
人间留不住袁朱颜辞镜花辞树冶遥然而袁城里的蔷薇
谢了袁还有家门前的蔷薇袁不久将迎来它姗姗而迟
的笑靥遥 野水晶帘动微风起袁满架蔷薇一院香冶袁该
是多么美好的景致浴哪里来得及伤春感喟遥因为蔷
薇袁生命就是一场值得盼望袁与欢喜的等待遥

蔷薇
荫葛岱绿

彩蝶戏小白 渊天涯孤旅 摄冤


